


 

 

序 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

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

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

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

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

—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

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

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

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

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

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

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

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

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

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

“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

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

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

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

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



 

 

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

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

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

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

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

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

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 

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

——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

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

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

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

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

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

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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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 

一 

女娲忽然醒来了。 

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

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

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

后面忽明忽灭的[目夹]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

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

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 

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 

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

斓的烟霭了。 

“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

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

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

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

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

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

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

小东西在两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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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

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

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 

“Nga！Nga！”那些小东西可是叫起来了。 

“阿，阿！”伊又吃了惊，觉得全身的毛孔中无不有什么东西飞

散，于是地上便罩满了乳白色的烟云，伊才定了神，那些小东西也住

了口。 

“Akon，Agon！”有些东西向伊说。 

“阿阿，可爱的宝贝。”伊看定他们，伸出带着泥土的手指去拨

他肥白的脸。 

“Uvu，Ahaha！”他们笑了。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的笑，

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 

伊一面抚弄他们，一面还是做，被做的都在伊的身边打圈，但他

们渐渐的走得远，说得多了，伊也渐渐的懂不得，只觉得耳朵边满是

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 

伊在长久的欢喜中，早已带着疲乏了。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

汗，而况又头昏，两眼便蒙胧起来，两颊也渐渐的发了热，自己觉得

无所谓了，而且不耐烦。然而伊还是照旧的不歇手，不自觉的只是

做。 

终于，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来，倚在一座较为光滑的高山

上，仰面一看，满天是鱼鳞样的白云，下面则是黑压压的浓绿。伊自

己也不知道怎样，总觉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

拉，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刚开着大不可言的

紫花，伊一挥，那藤便横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满了半紫半白的花瓣。 



3 

 

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

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只

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然而伊不暇理会这等事了，

单是有趣而且烦躁，夹着恶作剧的将手只是抡，愈抡愈飞速了，那藤

便拖泥带水的在地上滚，像一条给沸水烫伤了的赤练蛇。泥点也就暴

雨似的从藤身上飞溅开来，还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东西，爬

来爬去的撒得满地。 

伊近于失神了，更其抡，但是不独腰腿痛，连两条臂膊也都乏了

力，伊于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将头靠着高山，头发漆黑的搭在山顶

上，喘息一回之后，叹一口气，两眼就合上了。紫藤从伊的手里落了

下来，也困顿不堪似的懒洋洋的躺在地面上。 

二 

轰！！！ 

在这天崩地塌价的声音中，女娲猛然醒来，同时也就向东南方直

溜下去了。伊伸了脚想踏住，然而什么也踹不到，连忙一舒臂揪住了

山峰，这才没有再向下滑的形势。 

但伊又觉得水和沙石都从背后向伊头上和身边滚泼过去了，略一

回头，便灌了一口和两耳朵的水，伊赶紧低了头，又只见地面不住的

动摇。幸而这动摇也似乎平静下去了，伊向后一移，坐稳了身子，这

才挪出手来拭去额角上和眼睛边的水，细看是怎样的情形。 

情形很不清楚，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大概是海里罢，有几处更

站起很尖的波浪来。伊只得呆呆的等着。 

可是终于大平静了，大波不过高如从前的山，像是陆地的处所便

露出棱棱的石骨。伊正向海上看，只见几座山奔流过来，一面又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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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堆里打旋子。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便伸手将他们撮住，望

那山坳里，还伏着许多未曾见过的东西。 

伊将手一缩，拉近山来仔细的看，只见那些东西旁边的地上吐得

很狼藉，似乎是金玉的粉末，又夹杂些嚼碎的松柏叶和鱼肉。他们也

慢慢的陆续抬起头来了，女娲圆睁了眼睛，好容易才省悟到这便是自

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只是怪模怪样的已经都用什么包了身子，有几

个还在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的毛毛了，虽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

白杨叶。 

“阿，阿！”伊诧异而且害怕的叫，皮肤上都起粟，就像触着一

支毛刺虫。 

“上真救命……”一个脸的下半截长着白毛的昂了头，一面呕

吐，一面断断续续的说，“救命……臣等……是学仙的。谁料坏劫到

来，天地分崩了。……现在幸而……遇到上真，……请救蚁命，……

并赐仙……仙药……”他于是将头一起一落的做出异样的举动。 

伊都茫然，只得又说，“什么？” 

他们中的许多也都开口了，一样的是一面呕吐，一面“上真上

真”的只是嚷，接着又都做出异样的举动。伊被他们闹得心烦，颇后

悔这一拉，竟至于惹了莫名其妙的祸。伊无法可想的向四处看，便看

见有一队巨鳌正在海面上游玩，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立刻将那些山

都搁在他们的脊梁上，嘱咐道，“给我驼到平稳点的地方去罢！”巨

鳌们似乎点一点头，成群结队的驼远了。可是先前拉得过于猛，以致

从山上摔下一个脸有白毛的来，此时赶不上，又不会凫水，便伏在海

边自己打嘴巴。这倒使女娲觉得可怜了，然而也不管，因为伊实在也

没有工夫来管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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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嘘一口气，心地较为轻松了，再转过眼光来看自己的身边，流

水已经退得不少，处处也露出广阔的土石，石缝里又嵌着许多东西，

有的是直挺挺的了，有的却还在动。伊瞥见有一个正在白着眼睛呆看

伊；那是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的，脸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伊顺便的问。 

“呜呼，天降丧。”那一个便凄凉可怜的说，“颛顼不道，抗我

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佑德，我师反走，……” 

“什么？”伊向来没有听过这类话，非常诧异了。 

“我师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我后

亦殂落。呜呼，是实惟……” 

“够了够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转过脸去了，却又看见一个

高兴而且骄傲的脸，也多用铁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伊到此时才知道这些小东西竟会变这么

花样不同的脸，所以也想问出别样的可懂的答话来。 

“人心不古，康回实有豕心，觑天位，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

天实佑德，我师攻战无敌，殛康回于不周之山。” 

“什么？”伊大约仍然没有懂。 

“人心不古，……” 

“够了够了，又是这一套！”伊气得从两颊立刻红到耳根，火速

背转头，另外去寻觅，好容易才看见一个不包铁片的东西，身子精

光，带着伤痕还在流血，只是腰间却也围着一块破布片。他正从别一

个直挺挺的东西的腰间解下那破布来，慌忙系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

也很平淡。 

伊料想他和包铁片的那些是别一种，应该可以探出一些头绪了，

便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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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呵。”他略一抬头，说。 

“那刚才闹出来的是？……” 

“那刚才闹出来的么？” 

“是打仗罢？”伊没有法，只好自己来猜测了。 

“打仗罢？”然而他也问。 

女娲倒抽了一口冷气，同时也仰了脸去看天。天上一条大裂纹，

非常深，也非常阔。伊站起来，用指甲去一弹，一点不清脆，竟和破

碗的声音相差无几了。伊皱着眉心，向四面察看一番，又想了一会，

便拧去头发里的水，分开了搭在左右肩膀上，打起精神来向各处拔芦

柴：伊已经打定了“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了。 

伊从此日日夜夜堆芦柴，柴堆高多少，伊也就瘦多少，因为情形

不比先前，——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毫没有

一些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 

芦柴堆到裂口，伊才去寻青石头。当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纯青石

的，然而地上没有这么多，大山又舍不得用，有时到热闹处所去寻些

零碎，看见的又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伊

于是只好搀些白石，再不够，便凑上些红黄的和灰黑的，后来总算将

就的填满了裂口，止要一点火，一熔化，事情便完成，然而伊也累得

眼花耳响，支持不住了。 

“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坐在一座山顶上，两手

捧着头，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这时昆仑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还没有熄，西边的天际都通红。伊

向西一瞟，决计从那里拿过一株带火的大树来点芦柴积，正要伸手，

又觉得脚趾上有什么东西刺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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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顺下眼去看，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东西，然而更异样了，累累

坠坠的用什么布似的东西挂了一身，腰间又格外挂上十几条布，头上

也罩着些不知什么，顶上是一块乌黑的小小的长方板，手里拿着一片

物件，刺伊脚趾的便是这东西。 

那顶着长方板的却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见伊一顺眼，

便仓皇的将那小片递上来了。伊接过来看时，是一条很光滑的青竹

片，上面还有两行黑色的细点，比槲树叶上的黑斑小得多。伊倒也很

佩服这手段的细巧。 

“这是什么？”伊还不免于好奇，又忍不住要问了。 

顶长方板的便指着竹片，背诵如流的说道，“裸裎淫佚，失德蔑

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 

女娲对那小方板瞪了一眼，倒暗笑自己问得太悖了，伊本已知道

和这类东西扳谈，照例是说不通的，于是不再开口，随手将竹片搁在

那头顶上面的方板上，回手便从火树林里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来，要

向芦柴堆上去点火。 

忽而听到呜呜咽咽的声音了，可也是闻所未闻的玩艺，伊姑且向

下再一瞟，却见方板底下的小眼睛里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因

为这和伊先前听惯的“nga nga”的哭声大不同了，所以竟不知道这

也是一种哭。 

伊就去点上火，而且不止一地方。 

火势并不旺，那芦柴是没有干透的，但居然也烘烘的响，很久很

久，终于伸出无数火焰的舌头来，一伸一缩的向上舔，又很久，便合

成火焰的重台花，又成了火焰的柱，赫赫的压倒了昆仑山上的红光。

大风忽地起来，火柱旋转着发吼，青的和杂色的石块都一色通红了，

饴糖似的流布在裂缝中间，像一条不灭的闪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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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火势卷得伊的头发都四散而且旋转，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

大光焰烘托了伊的身躯，使宇宙间现出最后的肉红色。 

火柱逐渐上升了，只留下一堆芦柴灰。伊待到天上一色青碧的时

候，才伸手去一摸，指面上却觉得还很有些参差。 

“养回了力气，再来罢。……”伊自己想。 

伊于是弯腰去捧芦灰了，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里，芦灰还

未冷透，蒸得水澌澌的沸涌，灰水泼满了伊的周身。大风又不肯停，

夹着灰扑来，使伊成了灰土的颜色。 

“吁！……”伊吐出最后的呼吸来。 

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

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

知道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这时候，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

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 

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 

三 

有一日，天气很寒冷，却听到一点喧嚣，那是禁军终于杀到了，

因为他们等候着望不见火光和烟尘的时候，所以到得迟。他们左边一

柄黄斧头，右边一柄黑斧头，后面一柄极大极古的大纛，躲躲闪闪的

攻到女娲死尸的旁边，却并不见有什么动静。他们就在死尸的肚皮上

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他们检选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们

却突然变了口风，说惟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同时也就改换了大纛旗

上的科斗字，写道“女娲氏之肠”。 

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

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个方

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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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

没有影。 

大约巨鳌们是并没有懂得女娲的话的，那时不过偶而凑巧的点了

点头。模模胡胡的背了一程之后，大家便走散去睡觉，仙山也就跟着

沉下了，所以直到现在，总没有人看见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外乎发

见了若干野蛮岛。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作。 



10 

 

◇奔月 

一 

聪明的牲口确乎知道人意，刚刚望见宅门，那马便立刻放缓脚步

了，并且和它背上的主人同时垂了头，一步一顿，像捣米一样。 

暮霭笼罩了大宅，邻屋上都腾起浓黑的炊烟，已经是晚饭时候。

家将们听得马蹄声，早已迎了出来，都在宅门外垂着手直挺挺地站

着。羿在垃圾堆边懒懒地下了马，家将们便接过缰绳和鞭子去。他刚

要跨进大门，低头看看挂在腰间的满壶的簇新的箭和网里的三匹乌老

鸦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心里就非常踌蹰。但到底硬着头皮，大踏

步走进去了；箭在壶里豁朗豁朗地响着。 

刚到内院，他便见嫦娥在圆窗里探了一探头。他知道她眼睛快，

一定早瞧见那几匹乌鸦的了，不觉一吓，脚步登时也一停，——但只

得往里走。使女们都迎出来，给他卸了弓箭，解下网兜。他仿佛觉得

她们都在苦笑。 

“太太……。”他擦过手脸，走进内房去，一面叫。 

嫦娥正在看着圆窗外的暮天，慢慢回过头来，似理不理的向他看

了一眼，没有答应。 

这种情形，羿倒久已习惯的了，至少已有一年多。他仍旧走近

去，坐在对面的铺着脱毛的旧豹皮的木榻上，搔着头皮，支支梧梧地

说—— 

“今天的运气仍旧不见佳，还是只有乌鸦……。” 

“哼！”嫦娥将柳眉一扬，忽然站起来，风似的往外走，嘴里咕

噜着，“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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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

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 

“太太，”羿赶紧也站起，跟在后面，低声说，“不过今天倒还

好，另外还射了一匹麻雀，可以给你做菜的。女辛！”他大声地叫使

女，“你把那一匹麻雀拿过来请太太看！” 

野味已经拿到厨房里去了，女辛便跑去挑出来，两手捧着，送在

嫦娥的眼前。 

“哼！”她瞥了一眼，慢慢地伸手一捏，不高兴地说，“一团

糟！不是全都粉碎了么？肉在那里？” 

“是的，”羿很惶恐，“射碎的。我的弓太强，箭头太大了。” 

“你不能用小一点的箭头的么？” 

“我没有小的。自从我射封豕长蛇……。” 

“这是封豕长蛇么？”她说着，一面回转头去对着女辛道，“放

一碗汤罢！”便又退回房里去了。 

只有羿呆呆地留在堂屋里，靠壁坐下，听着厨房里柴草爆炸的声

音。他回忆半年的封豕是多么大，远远望去就像一坐小土冈，如果那

时不去射杀它，留到现在，足可以吃半年，又何用天天愁饭菜。还有

长蛇，也可以做羹喝……。 

女乙来点灯了，对面墙上挂着的彤弓，彤矢，卢弓，卢矢，弩

机，长剑，短剑，便都在昏暗的灯光中出现。羿看了一眼，就低了

头，叹一口气；只见女辛搬进夜饭来，放在中间的案上，左边是五大

碗白面；右边两大碗，一碗汤；中央是一大碗乌鸦肉做的炸酱。 

羿吃着炸酱面，自己觉得确也不好吃；偷眼去看嫦娥，她炸酱是

看也不看，只用汤泡了面，吃了半碗，又放下了。他觉得她脸上仿佛

比往常黄瘦些，生怕她生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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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更时，她似乎和气一些了，默坐在床沿上喝水。羿就坐在旁

边的木榻上，手摩着脱毛的旧豹皮。 

“唉，”他和蔼地说，“这西山的文豹，还是我们结婚以前射得

的，那时多么好看，全体黄金光。”他于是回想当年的食物，熊是只

吃四个掌，驼留峰，其余的就都赏给使女和家将们。后来大动物射完

了，就吃野猪兔山鸡；射法又高强，要多少有多少。“唉，”他不觉

叹息，“我的箭法真太巧妙了，竟射得遍地精光。那时谁料到只剩下

乌鸦做菜……。” 

“哼。”嫦娥微微一笑。 

“今天总还要算运气的，”羿也高兴起来，“居然猎到一只麻

雀。这是远绕了三十里路才找到的。” 

“你不能走得更远一点的么？！” 

“对。太太。我也这样想。明天我想起得早些。倘若你醒得早，

那就叫醒我。我准备再远走五十里，看看可有些獐子兔子。……但

是，怕也难。当我射封豕长蛇的时候，野兽是那么多。你还该记得

罢，丈母的门前就常有黑熊走过，叫我去射了好几回……。” 

“是么？”嫦娥似乎不大记得。 

“谁料到现在竟至于精光的呢。想起来，真不知道将来怎么过日

子。我呢，倒不要紧，只要将那道士送给我的金丹吃下去，就会飞

升。但是我第一先得替你打算，……所以我决计明天再走得远一

点……。” 

“哼。”嫦娥已经喝完水，慢慢躺下，合上眼睛了。 

残膏的灯火照着残妆，粉有些褪了，眼圈显得微黄，眉毛的黛色

也仿佛两边不一样。但嘴唇依然红得如火；虽然并不笑，颊上也还有

浅浅的酒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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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唉，这样的人，我就整年地只给她吃乌鸦的炸酱面……。”

羿想着，觉得惭愧，两颊连耳根都热起来。 

二 

过了一夜就是第二天。 

羿忽然睁开眼睛，只见一道阳光斜射在西壁上，知道时候不早

了；看看嫦娥，兀自摊开了四肢沉睡着。他悄悄地披上衣服，爬下豹

皮榻，躄出堂前，一面洗脸，一面叫女庚去吩咐王升备马。 

他因为事情忙，是早就废止了朝食的；女乙将五个炊饼，五株葱

和一包辣酱都放在网兜里，并弓箭一齐替他系在腰间。他将腰带紧了

一紧，轻轻地跨出堂外面，一面告诉那正从对面进来的女庚道——

“我今天打算到远地方去寻食物去，回来也许晚一些。看太太醒后，

用过早点心，有些高兴的时候，你便去禀告，说晚饭请她等一等，对

不起得很。记得么？你说：对不起得很。” 

他快步出门，跨上马，将站班的家将们扔在脑后，不一会便跑出

村庄了。前面是天天走熟的高粱田，他毫不注意，早知道什么也没有

的。加上两鞭，一径飞奔前去，一气就跑了六十里上下，望见前面有

一簇很茂盛的树林，马也喘气不迭，浑身流汗，自然慢下去了。大约

又走了十多里，这才接近树林，然而满眼是胡蜂，粉蝶，蚂蚁，蚱

蜢，那里有一点禽兽的踪迹。他望见这一块新地方时，本以为至少总

可以有一两匹狐儿兔儿的，现在才知道又是梦想。他只得绕出树林，

看那后面却又是碧绿的高粱田，远处散点着几间小小的土屋。风和日

暖，鸦雀无声。 

“倒楣！”他尽量地大叫了一声，出出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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